
36 清华校友通讯

烈辩论，最后日方败诉。法院判决日方向

中方当事人支付两条轮船的赔偿金29亿多

日元。日方不服，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申

诉，上海高院最终裁决维持原判。现在本

案正在执行中。

在香港的几年中，除了开展法律业务

工作外，还多次应邀参加一些社会及学术

活动。1990—1992年，我应澳大利亚墨尔

本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的邀请，以访问学者身

份，从香港去澳洲讲学，讲授中国经济法。

离开清华园走上工作岗位以来，不管

干什么，我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努力

完成任务；无论到了什么陌生环境，我都

能很快适应新的情况，把承担的工作做

好。这些无形力量和智慧的泉源，都是来

自清华的熏陶和培养，和“通才教育”的

影响有很大关系。我深深感谢在清华的几

年中，母校对我的春风化雨之情、良师育

人之恩。

2012年3月10日于北京天兆家园

我1927年出生于江西庐山脚下，1938

年故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好外出逃

难。因此，一个小小的孩子经历了9 年流

离失所、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涯，“三日不

知饭味”于我绝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抗战

胜利以后，我居然有幸上了大

学，1952年毕业，由国家统一

分配工作。

在清华我学的是汽车设

计，到了工作单位以后，领导

找我谈话，说铸造车间很需要

技术人员，要分配我去搞铸

造。我汽车学得就不怎么样，

对铸造更是一无所知，但那时

热情很高，也不知天高地厚，

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到车间一

看，我心里就凉了半截，那时

的铸造车间条件之差，现在搞

铸造的人恐怕都难以想象。生

产设备十分原始，主要靠手工作业，工人

身上黑不溜秋，操作单调而艰辛。唉，好

不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虽没有出人头地

的非分之想，没料到竟混了份这样的差

事。不由得想起孔子所说的“吾少也贱，

我的“铸造”情结
○李传 （1952机械）

2012年校庆期间，李传栻学长（前右2）与同学返校在工
字厅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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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多能鄙事”，他老人家的这番话简直是

专为我度身定做的，看来命该如此，我也

只能干这种粗活了。

在车间干了一段时间后，我思想逐渐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认识到：铸造

生产的过程，乍看起来粗犷而简单，深究

起来却处处都有奥妙。说到这里，我只想

举一个例子：炼钢时，经常用取样勺从炼

钢炉内舀出钢液，由钢液的辐射亮度和表

面结膜时间判定其温度，这是常规的作业

方法。有一次，一位老师傅告诉我：“根

据我多年的经验，单靠这样测温是不够

的，要准确控制炉内冶炼状况，应经常通

过炉门观察炉内某一处炉衬的温度。”我

认真学着照样做，但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后来到图书馆找书看，懂得了“黑体”的

概念，才恍然大悟。原来，在炉外观察，

物体的亮度受外界辐射的影响，判断温度

会有误差。通过炉门观察炉内某一处的炉

衬，则基本上不受外界辐射的影响，观察

处接近于“绝对黑体”, 因而判断会比较

准确。

思想观念转变后，对事物的认识就大

不一样了。原来貌似粗犷的作业中竟涵盖

了广博的学问，只要认真求索，可说是处

处别有洞天，引人入胜。刚从业铸造时

觉得很委屈，是由于自己过于无知。实际

上，铸造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的知

识面很广，仅在工程方面，就应该学习冶

金、机械、化工等专业的多项基础课程，

要想懂得铸造，真是谈何容易。我从业55

年了，细想起来，对许多问题现在仍然只

是一知半解，有的还难免似是而非。面对

铸造行业不断进步、发展的大好形势，

对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不禁感慨系之。

对于铸造过程中的艰辛作业，如果将

身心都投入了，有时也会感到非常浪漫。

出钢、浇注时火光冲天、钢花四溅，对此

情景，自然会想起李白的诗：“炉火照

天地，红星乱紫烟。”看来，这位诗人好

像也搞过铸造，而且对铸造颇有感情，否

则，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句？铸造生产还

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那就是“团队精

神”至关重要。生产优质铸件，需要物料

准备、合金熔炼、造型、浇注、清理、热

处理、精整等工序的共同努力，任何一个

环节有人“拉松套”，产品就好不了。两

个人抬一包铁水浇注铸件，飞溅的铁水烫

了其中一人的脚，不管如何疼痛，他决不

会随意放下浇包去看自己脚上的伤。当

然，谁要想一枝独秀，也是绝对秀不起来

的。两千多年前的尹文子就曾写道：“贵

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与众共巧

也。”照我看来，尹文子所称颂的名为

“锤”的师傅，大概是铸造行业中的一位

能工巧匠。

我原本是一个对铸造一无所知的青年

学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投入了这个行

业，经历了一段从很不情愿到非常热爱的

过程。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认真学习、

读书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许多老工人

在技术、处事、做人等方面对我的启发和

帮助也是令我没齿难忘的。

当今社会文明昌盛、科学技术发达，

这是人类的福祉。但是，人类之所以有今

天的文明，铸造技术的贡献应该是第一位

的。从五千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到

又经过了两千多年的“铁器时代”，生产

工具的发展，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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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耕耘六十载    耄耋之年在成书
○董达生（1952电机）

欣逢清华大学101周年华诞，清华笈

影，抚今忆昔溯当年，感慨良多。正如卢

梭在《漫步遐想录》中所言：“所有老人

都比孩子更眷恋生活。”这是因为生命的

夕阳焕发着更迷人、更富魅力的光彩，还

有年轻时遐想和追忆的衬托。

1949年春，清华园紫荆花绽放，在微

风中摇曳。当时，清华是一所由文、法、

理、工、农5个学院组成的声誉卓著的综

合性大学，实施文理渗透，学校营造出一

种浓郁的人文氛围，使学生受到熏陶。我

是“老清华”的最后一批毕业生，在1952

年之前，就生活在这种令人神往的环境

之中。清华一代名师云集，他们在学识

上是古今贯通，中西兼容，文理会通。

当时，大一“普通物理”（Sears，1948

年英文版），由钱三强、彭恒武、葛庭

燧、孟昭英四位先生同时为工学院学生开

课，钱伟长、张维两位先生讲授“应用力

学”与“材料力学”，都使用Timshenko
的原著。在“电工原理”课中，指定四

本英文参考书，其著者分别为Jeans、
Harmwell、Page与Bush。“电机学”由电

机系主任章名涛院士与钟士模教授（MIT

博士）主讲。这些大师在学术上处于“会

通”的地位，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

了解当时世界前沿的发展动向与崭新课

题。我们聆听一代宗师讲课，大家共同认

为“这是人生的最大享受”。

我们这一代50年代初期的毕业生，清

华老校友在百年校庆时作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是经历解放战争洗礼，接受革命教育

的一代；又是满怀激情，参加新中国第一

个“五年计划”拼命工作的一代；随后经

过了历次政治运动，不少人受到不公平待

遇，是经受磨难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我

们都达“知天命”之年，确实不再年轻，

还能振奋精神工作，又是重新奋起的一

代；我们目前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仍然精

神矍铄，老骥伏枥，尚能从事科研著述，

我们又是做最后奉献的一代；今天，还能

为《清华校友通讯》写文章，还能安度晚

术，不仅大幅度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状况，

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催生了现

代的文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铸造技术不仅没有萎缩的迹象，而且还能

不断吸收各种工艺技术的最新成果来完善

自己。近20年来我国铸造工业有了长足的

进步，但技术水平还是非常低，认真钻研

业务的人太少，这又是让我非常担忧的

事。我国铸造行业在环境保护、作业条

件、能耗等方面，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还非常之大，这种状况也是亟待改

变的。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在铸造行业已经

干了55年。我非常热爱铸造行业，但为行

业所作的事实在太少，每当回首往事，总

觉得十分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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